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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的诗·逆光

□屠解放

迎着阳光，沐浴明辉。 是你

雕琢了大自然的诗情画意

身披道道金色光环

花叶被染得剔透亮丽

弥漫的空气透视中

隐藏着神秘的暗香

突显的光比反差

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

雨后苏醒的山谷斜阳下

洒下七彩的炫光

落日云隐

夕阳燃烧如炬，暗峦绵延起伏

江海红波潋滟，渔火千帆归影

光与影梦幻交汇

倾述着少女无尽的情怀

（会意）（形声）字

小篆莲：从连声，本义作“芙蕖之实”解，（见说

文许箸）即莲花所结之果实，俗称之为莲子。又以连

有聚合一义，芙蕖实居形似蜂房之莲蓬中，虽一房

一实而仍同在一蓬，有聚合意，故莲从连声。

在传承的古文化里， 莲象征生命的循环与再

生，并集合真、善、美的意象于一身。很多保留至今的

精美壁画中，不乏人物的造型从盛开的莲花中化生，

姿态神圣而典雅，寄托着人们对生命的美好愿望。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

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朵朵香莲，笃守一份堪

忍之志，成为世间少有的怡情养正花卉，更如同一

面灵明之镜彻照世态炎凉。奔忙于尘世万象中的我

们，难免要经受各种考验磨砺，此番人生境况，不正

是一朵在淤泥之地接受洗礼的青莲吗？

诚愿诸君如莲一般， 观照自身高贵的心灵，无

论身处何种逆境，都能坚守一份高洁之志，勇敢克

服生之艰难，努力成长，他日甘苦之后，必能亭亭玉

立于污泥之上，迎接人生灿烂的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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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军歌

□庄文勤

倾听军歌

精神的大鸟占领了心事

发自激情与血液的撞击

反复被演奏并被热爱

亢奋的音律

使我们有一种奔腾的渴望

那种深入到皮肤与血液之下的歌唱

使我们远离谬误

去接近真理

这些歌词的重量

喂养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

血液在悄然水涨

身上斟满了金色的阳光

在这个时刻

我们念起了精神的收成

苦难告一段落

深不可测的歌声

铸成了血肉长城

历史很累

未来也不轻松

高昂的旋律

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尊严

凝聚成华夏突出的标志

每次奏响

都令人想起一次新的腾飞

都有一股振动心弦的力量

忘不了

先辈们让我们在灿烂的国徽里

安居乐业的幸福

忘不了

烈士们用颅形坟墓养活我们

许多苦难的日子

倾听军歌

用生命去承接她的重量

翻飞的音符

将我们高高托起

拓出一片清纯的和平与安详

歌手站在歌声之上

熔铸着我们的灵魂与骨骼

可

怜

天

下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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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红

军

父母养育儿女的一番苦

心， 在我刚刚做母亲时便深有

体会。然而，一只鸟儿的护雏举

动，更让我认识到：母爱不仅仅

只有人类拥有， 动物界也同样

存在。

那是十几天前的事。 我下

了班回到家，午饭尚未吃完，便

听到院子里一阵怪异的声响，

还夹杂着猫儿的嘶吼， 忙奔出

去看时， 发现眼前已是一片剑

拔弩张的战场。 一只麻雀羽毛

飞乍，满身的杀气，在花池的边

缘上蹿来跳去； 我的猫儿则双

目圆睁，弓身伏地，一副虎视眈

眈的样子， 待见了麻雀稍有懈

怠， 就向两个花池的夹缝中慢

慢移动。 麻雀就闪电般地腾身

而起，抖着翅膀向猫儿冲去，双

方只有尺余的距离时， 麻雀又

“噗”地起身，转回到池子上，却

不再停息， 罄尽了全力扑来闪

去，喊着凄厉的叫声。猫儿不敢

妄动， 双方就这样一动一静地

对峙。 这时，我才看清，花池的

夹缝中还有一只小鸟儿， 缩成

一团一动不动。 我明白了战争

的起因，怀着一种新奇的感觉，

想继续看下去。但随即发现，这

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 猫儿以

静制动，麻雀（父亲或母亲，更

象是母亲）体力消耗将尽，它毕

竟不能近身这个肉食动物的攻

击范围，否则，自己的生命也将

不保。实际上，麻雀仅仅是在对

猫儿要吃掉自己的孩子作出一

种尽可能的阻挠罢了。

一刹那， 我的心里充满了

恻隐， 在极快的思考和决定中

走向我的宠物， 俯身将它抱起

放回屋子。诚然，这一次我让它

错过了一顿丰盛的美餐。

然而， 老麻雀是无法把它

的孩子带离这儿的， 它不可能

叼得动差不多和它一样大的孩

子，只能在一边着急地鸣叫。我

只好帮忙帮到底， 在它惊恐的

叫声中把这只羽翅尚未丰满的

雏鸟放在屋顶上 （巢穴不在我

家 ， 屋顶上是最安全的地方

了）。

我对自己的孩儿呵护备

至，正如我的父母对我一样，这

只麻雀的护雏之战， 让我更加

懂得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含义。

在无尽的感慨之余， 我还想说

一句：鸟儿和人一样，它们永远

都是人类的朋友。 请关爱所有

的生命吧！

想起那条“八一”皮带

□丁梅华

小时候，我们小伙伴在一起，最爱玩的游戏

就是“打仗”。所有的小伙伴被分成两个小组，一

个组扮演“解放军”，一个组扮演“敌人”，然后，

在麦草垛、庄稼地、渠道等位置展开“战斗”。

能够当上“解放军”的唯一条件，就是必须

有“军用品”，比如说“军帽”、“五角星”以及“枪

支”等。 但小时候的我一样也没有（主要是我家

当时没有人当过兵）， 自然每次都是扮演 “敌

人”、“汉奸”什么的。 总之，每次游戏我都会被

“解放军”抓住，最后以“举手投降”而结束。

因此，拥有一件“军用品”，能够当上一次

“解放军”一直成为我的奢想。一次，我偶然走到

邻居瘸腿王大伯家玩（平时，奶奶都不会让我去

的，说他是什么“牛鬼蛇神”），见他正在看一本

书，好奇的我凑过去，我看到一页插图好像是打

仗，于是央求王大伯给我讲打仗的故事。王大伯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答应了， 条件是这件事不要

告诉别人。

由于王大伯的故事总是很吸引人，于是，我

一有时间便会溜到他低矮的小屋，听他讲“抗美

援朝”的故事。 他说在攻占一个山洞的时候，一

个排的人进去，只活着出来了五个人，每当讲到

这里，我就发现王大伯的两眼通红。

听的次数多了，王大伯才告诉我，他就是活

着出来的五个人中的一个， 起初我有点不相信

他当过兵。后来他总结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是因

为进山洞的时候，不是直接冲进去，而是把身子

贴着洞壁进去的。 他还说他的那条腿就是美军

的飞机给炸瘸的。 当我用小手为他擦去眼角的

泪的时候，他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我后来得到

了他送给我的唯一一件“礼物”，一条“八一”军

用皮带，也因此圆了我当“解放军”的梦。

两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只身到了外省伯父

身边， 每次给爸爸写信， 都会询问王大伯的情

况。后来有一次，爸爸来信告诉我，王大伯死了，

人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当年立功的勋章，

他的“牛鬼蛇神”的身份也得到了平反。

我说不上是应该为王大伯高兴， 还是应该

为他悲哀。每当建军节来临，我就会想起远去的

王大伯， 想起那条给我我童年许多幻想的 “八

一”军用皮带。

英雄梦伴我成长

□曹凤茹

上个世纪

60

年代是英雄辈出的

年代。 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从小接受的

是英雄主义教育，做梦都想当英雄。 那

时我看得最多的是小人书 《上甘岭战

役》，《小英雄雨来》， 还经常把书里的

故事讲给弟弟们听。

我心中的英雄是董存瑞， 在危急

时刻毫不犹豫地托起炸药包； 我心中

的英雄是邱少云， 在烈火烧身的情况

下，始终一动也不动，用生命换取了整

场战斗的胜利； 我心中的英雄是黄继

光，用自己的胸口堵住敌人的枪口；我

心中的英雄是雷锋，“出差一千里，好

事做了一火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那时候，我爱看战斗片。 在《地道

战》中，我记住了的英通顽强的高老忠

和高传宝；在《地雷战》中，我记住了民

兵英雄李勇；在《平原游击队》中，我记

住了足智多谋的李向阳；在《铁道游击

队》中，我记住了机智勇敢的刘洪和王

强……

公社有放映队， 放映队员经常背

着大锅到各个大队轮流放电影。 我们

撵着放映队， 哪部片子都要看上四五

遍。 电影《英雄儿女》，我一共看了七

遍。 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我们顶着塑

料布站在露天广场， 坚持把 《英雄儿

女》看完了。 结果，裤子被水淋湿，紧紧

地裹在身上， 一动干巴巴地疼。 那一

刻，我感觉到自己就是“英雄儿女”，我

顶风冒雨、不怕困难，这些都像英雄。

闲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唱《英雄战

歌》，“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

听，侧耳听……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

忘死保和平”。 往往刚一开头，就被哥

哥抢过去。 我抢不过他，就在心里唱，

赶上哥哥忘词的时候，我就提醒他。 可

哥哥一点也不领情，仿佛我唱了《英雄

战歌》，他就当不了英雄一样。 王成手

持爆破筒冲向敌人，高喊“向我开炮”

的情景，成了一道剪影，立在我童年的

世界里。

在家乡的小土丘旁， 我们多次模

仿王成坚守阵地。 大家拿着小土坷垃

来回打着，衣服上、脸上、嘴里都是土，

可没人哭，也没有人躲，任由土坷垃雨

点般地往下落……大家最怕提前离开

土丘丢失阵地而当不成王成那样的英

雄。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当成英雄。 但

英雄梦却一直伴随着我，越来越新，越

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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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盘 散 沙

□赵倡文

午后带女儿到河滩散步，看远远有一沙丘，

便信步而上。只见河水在暖暖阳光下闪着鳞光，

河中央几只不知名的长腿鸟儿静静呆在水中，

如同雕塑；河岸上几只灰色的鸽子在草中觅食，

悠闲自得。

正当我欣赏眼前这如画的美景时， 女儿忽

然说道：“爸爸，快看，沙子流下去了，多好看！ ”

果然，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干沙在我们的

踩踏之下，似一条小溪，无声无息向下流去。

猛然，我想考考女儿，让女儿用一个成语来

形容一下眼前的场景， 女儿略一沉思道：“一盘

散沙。 ”

随着女儿的回答之声，我进一步问女儿道：

“你知道一盘散沙是什么意思吗？ ”女儿又稍一

思考， 指着仍向下流动的沙子道：“那不就是说

眼前的这种形状吗？ ”

我笑了笑道：“这只是表面现象， 你现在抓

一把沙看能扔多远？ ”

女儿果真抓起一把沙使劲向前扔去， 在微

风的吹拂下，这一把沙变成了沙尘，随风飘散。

看女儿跑着躲避迎面而来的沙尘， 我在沙中拣

起一块小石子边给女儿看， 边说道：“这小石子

没有你那一把沙子沉吧？可它却能扔出很远，你

说这是什么原因？ ”说着，我扬手把小石子扔了

出去。

“这不很简单吗？那一把沙不像小石子是个

整体，一散开，风就把它们给吹没影了。”女儿说

到这儿，恍然大悟道，“噢，我知道一盘散沙深层

次的意思了， 就是说， 如果不团结就干不成大

事，对不对？ ”

看着女儿因知道了答案而自豪的样子，我

因势利导道：“一把散沙扔不远， 要想把它扔得

远该怎么办？ ”

“得用水泥把它们和到一起。 ”

“千千万万颗沙粒通过用水泥搅拌就能盖

起一幢幢高楼，你还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吗？ ”

“万众一心。 ”

看女儿答完高兴地玩耍去了， 我想这次散

步真值，不但让女儿掌握了知识，而且也使我在

为人处世上有了一些感悟。

游黄山

□王锡柱

大道迂回百转旋，凌空飞达画屏间。

俯观旷野青林翠，仰望群峰云雾缠。

竹韵松涛交响乐，石兀盼壁诉情缘。

黄山美景绝天下，盛世中华民似仙。

张励君

书

李艳

画

花 落 流 年 度

□王文皎

懵懂记事之初， 对父亲简易书架加上大大小

小、 厚厚薄薄的书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解和幻想：

那里面都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一本本的翻看却没有

我喜爱的插图呢？然而父亲对我的教导却总是那么

一句：“书是好东西，一定要多看。 ”就是这一句话，

没有过多的解释，却让我无条件地信奉。

长大些了，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这个乡下

妞也成了城里人。儿时的记忆，最充实的一段就是：

每每周末的下午，我总爱往老电影院门前广场那儿

跑，那里有很多摆地摊卖各种盗版书的。 我总是会

羞涩地拿起一本连环画，装做要买的样子，贪婪地

快速翻看。 看的本数多了，卖书者看出了我的心急

和尴尬，和蔼地安慰我说：“闺女，没事，你慢慢看

吧，甭急。”就是这一句话，像童年的阳光一样，灿烂

了我的整个记忆。

千禧年之际，我步入了高中，那个记忆中永远

黑色、压抑、沉闷、枯燥的炼狱般的三年。 每位老师

不论主副，无时无刻不在耳旁对你轮番轰炸，谆谆

教导，而处于花季雨季的我们，无可避免地叛逆了。

那个时候又刚好流行起了一种新兴的文体———新

概念作文，这无异于让我们这些十来年深受“八股

文”式作文教育的乡吧佬们，看到新思维的萌芽。那

时，我认识了韩寒《三重门》里的林雨翔，他的困惑、

愤怒、抗争和青春的悸动，跟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

相像啊！ 我认识了安妮宝贝，《八月未央》、《告别薇

安》里的文字，让人感觉随意慵懒、漫不经心却又丝

丝入骨的颓废与悲伤，跟我们雨季蠢蠢欲动的少女

情怀是多么的贴近啊！ 我认识了张爱玲，《半生缘》

里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特别是顾曼桢对沈

世钧的那句：“我们回不去了！”让我心痛直至如今。

高考后，我步入大学。虽不是名校，但颇具规模

的图书馆，明亮的窗几，舒适的座椅，安静的周遭，

还有那罗列了整整三层楼的书架，丰富了我那四年

里的闲暇时光。毕业两年后，我重回故里，家乡带给

我的冲击是震撼的。怀府东路那一条郁郁葱葱的林

荫路没了，取尔代之的是平整宽阔的柏油路，整齐

排列的街灯，一幢幢现代化的住宅建筑，热闹繁华

的商业购物街，这个城市，这个有着丰富古韵的城

市，更多了现代化、时尚化的都市气息！特别是现如

今座落在香港街的新华书店新址，让我由衷地感到

欢欣和鼓舞。 我们的城市，在物质文明提升的过程

中，精神文明也没有被遗落，这无疑彰显出我们这

个城市的领导者们对科学发展内涵的精准定位和

绝高领悟，并以此来推进城市化建设更好更快的发

展。

现如今，我也初为人母，我决定继续把父亲对

我曾经的教导和对书的热爱灌输给女儿，从小培养

她对书的热爱和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当我们一家三

口晚饭后在开阔的怀府广场纳凉散步时，熙熙攘攘

的人群，有跳舞的、跳绳的、打球的、跑步的等等，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生活和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

总会无限遐想地对牙牙学语的女儿说：“乖，我们此

刻多么幸福啊！ 以后你要比妈妈更幸福啊！ ”

（刊登时有删节）


